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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查核工作如何面對 AI時代的
資訊操弄

新聞是挖掘真實的工作，但我所進入的卻是謠言田野—在

2019年到2024年，我因緣際會跨足事實查核領域，學習運用公開

情報與開源工具進行數位調查。以事實查核為主的「打假」跟報導

真實的傳統新聞工作有許多不同，我也因此打開不同的新聞視野。

事實查核的方法學，有一部分來自OSINT（Open Source 

Intelligence，開源情報）與數位調查，從2022年以來的烏俄戰爭、

以哈衝突、伊朗戰爭，甚至性剝削犯罪調查、詐騙犯罪調查等，

都可以見到《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BBC新聞與優秀的

OSINT調查團隊共同合作，而能夠跳脫單一消息來源的困境並進

一步挖掘真相，製作出提供豐富資訊的報導。

於是，我的新聞生涯就從挖掘資料、採訪的新聞傳統技能轉向

學習數位調查，面對各種疑難雜症的謠言，就像思考如何解題破

關一樣，靠著跟同事不斷練功來精進。同時，事實查核也有其迷

人的方法學，讓我有與過去完全不一樣的訓練：比如，運用LINE 

文∕ 陳慧敏   （FactLink數位素養實驗室創辦人與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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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機器人來跟個別讀者建立互動，謠言通常是由讀者提供給查

核組織，因此我也需要學習思考如何透過查核報告和分析文章來

跟公眾對話。

從國內到國外，在謠言田野中追求嚴謹與速度

在謠言田野的每一天，其實都是灰頭土臉地不斷查證、跟最惡

意的謠言對打，除了必須完全仰賴團隊工作外，還需要好運氣和傻

勁。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2020年和2024年兩次總統選舉。2020

年投票之夜，網路流傳一則「開票喊2號，但畫記卻畫3號」的影

片，當時的同事在收到謠言影像後，在15分鐘內即破案—原來影

片的聲音來自立委開票，拍攝畫面卻對準總統開票。

2024年總統大選的投票夜，則有一則「開票箱底藏選票」的

影像。我們在當晚查證不出確切的人事時地物，最年輕的查核同仁

投票不給過；為謹守查核嚴謹，決定隔日再繼續努力。最後，我和

同事幸運地從影像找出「好像在屏東」、「看起來像是國小」的線

索，再往下追查出確切的投開票所，才快速地掌握了事件原委。

闢謠的工作也經歷了COVID-19疫情和中國數次軍演。我在

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的時候，恰好與國際事實查核聯盟副總監

報導中國抓捕幾個踢爆「不知名肺炎」的爆料者，我回報此事件後

也促成「新冠事實查核聯盟」成立，成為查核組織的第一個全球協

作計劃。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長裴洛西訪台之後，中共發動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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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我跟同事破解一張新華社造假、美聯社全球放送、國際媒體都

刊登的照片—解放軍監控和平火力發電廠。這張照片最後讓美聯

社下架，也直接指控新華社偽造不實照片的行徑。

從謠言傳播到AI技術的資訊操弄—媒體生態的嚴

峻挑戰

謠言進化得很快，當我在2025年跟夥伴共同成立數位素養實

驗室（FactLink），已經看到謠言已不再是高分享的單則貼文或影

像，而是更為細膩的「資訊操弄」，同時，AI技術大躍進，讓資訊

操弄伎倆、手法更加詭譎多變。

資訊操弄手法很多，比如，造謠者透過PTT貼文或Threads貼

文放假文件或造假事件，造成網友熱議，媒體小編若缺乏查證能

力，就可能誤改寫為新聞報導；另外，造謠者透過「獨家爆料」

的模式，讓媒體記者寫成新聞或讓網紅、政治名嘴主導話題，讓

公眾討論歪樓或失焦。

今年以來，以AI技術來捏造AI影像和貼文已經變得更為容易，

相較於過去，內容農場新聞更大量地佈建在公共討論場域，資安

研究者也不時抓到AI機器人帳號，我們已隱隱然感覺到，AI不僅

是帶來正面的改變，也可能被資訊操弄者拿來作為工具進而產生

更大的破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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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考的是，媒體工作者們該如何增能培訓：如何透過學習新

工具、如何透過更多的調查方法，來面對這個資訊生態系的嚴峻挑

戰與威脅。也許個人或單一組織的力量很微薄，但資訊操弄帶來的

威脅，並不是個人去跑出「獨家」新聞、或完成一個傲人專題就能

捍衛；它是更大的工程，需要不同領域的工作者一起協作，在新聞

工作領域裡共同增能前進，才能應對。

跟謠言對打這麼久以來，我時常感覺自己很像是「盲劍客」，

看不到數位網路上的造謠者是誰，但從一來一往的對打裡，逐漸

捉摸出對方的套路、路數和思考。今年更深刻感覺到面對的挑戰

已經升級，因為AI技術和資源，都放大資訊操弄的聲勢和量能，

更加快對打的速度。

過去長期做事實查核記者比較像是「地面部隊」，因為這是一

個跟單則謠言打仗的工作，每則傳言都要拿出百分之百的力氣去破

解、去跟公眾對話，不過，現在則需要期許自己找到新的方法學去

掌握「資訊操弄」。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識別」？我覺得必須要

思考「誰從造謠、資訊操弄裡得到利益」，再進而掌握資訊操弄的

手法與伎倆，從中去思考作為記者的角色，有沒有新的對應方法與

工具？這個把研究消化、轉譯為記者工作方法思路的工作，角色也

介於研究者和記者之間，是我和夥伴正在進行的摸索。



40 鏡電視公評人報告  2026年 5月號

避免資訊操弄社會對立，媒體工作者需要更多方法

與工具

資訊操弄的企圖，是讓台灣社會的你我，失去相互對話的能

力。在民主社會中，公眾應該基於事實，來抒發各自的見解、意

見，在多元的聲音中能夠產生對話，並在對話裡彼此傾聽、理解

與包容，最後再求同存異，在喧囂中找到互信和力量，共同推進。

造謠者陣營的意圖很簡單，就是激發情緒、讓人們莫名地對立

起來，這些莫名的仇恨、誤解，讓人與人之間失去相互對話的空

間，也失去思考的可能性。我最擔心的，就是這種「激發情緒」

和對立，讓社會分化的資訊操弄。

而「假訊息之外」，AI時代的資訊操弄的另一個危機，是大

量地產製AI餿水，讓公眾失去注意力。該怎麼辦呢？作為新聞工

作者，我仍舊堅信，記者在資訊操弄風暴裡如何去蕪存菁、辨識

並過濾AI廢文，帶著讀者一起閱讀自己的好作品，仍是重要的。

深入挖掘事件脈絡，精準呈現事實的高品質新聞，依然是社會公

眾共同討論與對話的基礎，因此讓公眾願意跟好的媒體一起，願

意耐著性子閱讀和思考，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共同思考，就是

台灣社會追求共好的動能。

記者的角色已經不能只拘限於傳統的編採工作，更應該要要借

力資安分析、數位調查、科技工具研發、數據分析、AI等領域，去

尋找新的資源、工具、方法學和夥伴力量—這是一個媒體記者工

作需要更用功的時刻。




